
佳
作

李
勇
達

得
獎
者
：

李
勇
達

得
獎
者
：

得
獎
者
：

得
獎
者
：

李
勇
達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生
，
生
活
工
作
於
台
北
。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
科
技
管
理
研
究
所
，
政
大
新
聞
系
畢
業
。
思
考
的
時
候
看
起
來
很
笨
，

看
起
來
很
懂
的
時
候
，
就
是
在
唬
爛
。
機
車
騎
士
，
自
由
工
作
者
。

得
獎
感
言

寫
作
者
跳
進
黑
洞
，
並
在
墜
落
途
中
與
各
種
星
星
互
相
指
認
，
就

算
有
絕
望
的
預
感
，
也
繼
續
寫
著
。
謝
謝
所
有
創
作
上
的
同
伴
，
在
聽

到
咚
的
一
聲
之
前
，
能
夠
跟
你
們
一
起
哀
哀
叫
，
真
的
非
常
榮
幸
。
距

離
落
地
還
有
一
點
時
間
，
只
好
寫
下
去
，
寫
到
底
了
。

作
品
：蝸

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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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升
三
年
級
了
，
你
不
能
再
這
麼
慢
吞
吞
了
。
﹂
小
學
二
年
級
放
暑
假
前
鬈
毛
歐
巴
桑
班
導
師
這
樣
告
誡

我
。

學
校
有
很
多
麻
雀
，
圓
滾
滾
的
棕
色
鳥
兒
在
青
綠
色
的
草
坪
上
跳
來
跳
去
。
飛
機
轟
轟
經
過
，
麻
雀
們
嘰
嘰
喳

喳
散
開
。
我
常
望
著
窗
外
思
考
，
如
果
我
的
反
應
跟
麻
雀
一
樣
快
就
好
了
。
﹁
六
號
！
六
號
你
又
在
發
呆
，
老
師
剛

剛
講
到
哪
？
﹂
看
我
支
支
吾
吾
反
應
不
過
來
，
老
師
下
令
：
﹁
到
後
面
罰
站
，
不
要
擋
到
同
學
聽
課
，
走
快
點
。
﹂

我
什
麼
時
候
才
能
長
大
，
什
麼
時
候
才
會
變
快
呢
？

一
天
下
午
大
雨
剛
過
，
老
師
說
把
地
板
拖
乾
就
好
，
我
拿
乾
拖
把
亂
揮
一
通
就
認
定
自
己
完
成
了
工
作
，
出
去

追
麻
雀
。
我
果
然
很
慢
，
把
麻
雀
都
嚇
飛
了
一
根
毛
也
沒
抓
到
。
但
我
在
草
叢
裡
發
現
了
比
我
更
慢
的
生
物
，
小
蝸

牛
。

小
蝸
牛
的
殼
很
薄
，
顏
色
像
指
甲
一
樣
透
明
中
帶
著
一
點
淡
黃
，
柔
軟
的
身
體
在
葉
子
上
蠕
動
，
觸
角
末
梢
有

兩
顆
小
眼
睛
，
眼
睛
底
下
還
有
一
對
像
鬍
子
的
觸
角
。

盯
著
小
蝸
牛
爬
和
看
著
雲
飄
一
樣
有
趣
，
每
一
秒
都
以
為
牠
們
沒
在
動
，
要
到
下
一
分
鐘
才
會
發
覺
牠
們
已
經

從
一
個
地
方
移
動
到
另
外
一
個
地
方
了
。
真
像
在
變
魔
術
。
如
果
可
以
像
蝸
牛
一
樣
緩
慢
移
動
，
玩
一
二
三
木
頭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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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時
候
一
定
不
會
被
抓
到
。

雲
太
高
了
我
摸
不
到
，
但
我
摸
得
到
蝸
牛
。
上
課
鐘
響
前
我
抓
了
一
隻
小
蝸
牛
回
教
室
。

掃
地
時
間
之
後
是
班
會
和
作
文
課
。
我
把
左
手
藏
在
桌
面
下
，
讓
小
蝸
牛
待
在
我
手
掌
心
。
我
告
訴
牠
安
全

了
，
可
以
出
來
了
，
牠
就
從
半
透
明
的
殼
裡
伸
出
兩
隻
眼
睛
，
左
探
右
探
。
牠
一
定
覺
得
這
片
五
爪
葉
子
很
奇
怪
，

怎
麼
會
熱
熱
的
，
聞
起
來
一
點
都
不
好
吃
。
牠
背
起
殼
往
外
爬
，
想
逃
出
我
的
掌
心
。

蝸
牛
的
肚
子
觸
感
冰
涼
，
雖
然
牠
爬
過
的
地
方
會
留
下
鼻
水
般
的
黏
液
，
但
因
為
牠
跟
我
一
樣
慢
吞
吞
，
所
以

我
喜
歡
牠
。
我
讓
牠
爬
過
我
的
生
命
線
、
智
慧
線
、
感
情
線
。
當
牠
爬
到
我
虎
口
時
，
我
把
手
掌
翻
過
來
讓
牠
爬
到

手
背
上
，
當
牠
爬
到
我
手
背
的
盡
頭
時
，
我
就
再
把
手
掌
翻
回
來
讓
牠
兜
圈
子
。

﹁
六
號
！
你
又
在
底
下
玩
什
麼
？
交
出
來
！
﹂
糟
糕
，
被
老
師
發
現
了
。
我
趕
緊
把
雙
手
藏
進
抽
屜
甩
掉
小
蝸

牛
，
再
抓
一
塊
檸
檬
香
水
橡
皮
擦
代
替
。
老
師
說
：
﹁
手
伸
出
來
我
看
。
﹂
我
照
做
。
老
師
說
：
﹁
橡
皮
擦
也
能

玩
，
放
到
講
桌
上
，
放
學
再
來
領
。
﹂
我
照
做
，
蒙
混
過
關
。

閃
電
，
雷
聲
，
放
學
前
忽
然
又
下
起
第
二
場
大
雨
。
一
些
同
學
摀
著
耳
朵
，
另
一
些
看
起
來
很
興
奮
。
雲
幾
乎

壓
在
樹
上
，
池
塘
的
水
都
在
跳
舞
，
麻
雀
躲
進
樹
裡
，
大
小
蝸
牛
四
處
爬
行
。
牆
壁
上
的
方
形
廣
播
傳
來
訓
導
主
任

的
聲
音
，
他
要
老
師
們
把
低
年
級
的
小
朋
友
留
在
教
室
，
等
到
雨
小
一
點
再
一
起
放
學
。

大
家
把
收
拾
好
的
書
包
放
在
桌
上
，
乖
乖
坐
著
等
雨
停
。
我
坐
得
直
挺
挺
裝
乖
，
一
手
搭
著
書
包
，
另
一
手
卻

忙
著
在
抽
屜
裡
打
撈
，
小
蝸
牛
不
見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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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沒
找
到
牠
雨
就
停
了
，
老
師
把
大
家
趕
去
走
廊
排
路
隊
，
我
只
能
放
棄
搜
救
。

回
家
的
路
上
陽
光
穿
過
雲
照
在
街
口
，
大
雨
洗
過
的
空
氣
聞
起
來
很
香
，
樹
葉
都
亮
亮
的
。
太
陽
一
點
一
點
切

到
堤
防
，
走
得
比
蝸
牛
還
慢
。
我
的
影
子
被
拖
得
好
長
，
像
個
大
人
。
我
穿
著
藍
色
小
短
褲
，
看
著
自
己
細
細
的
腿

毛
發
著
金
光
，
我
告
訴
自
己
：
﹁
你
不
能
再
這
麼
慢
吞
吞
了
。
﹂

過
了
個
週
末
我
一
進
教
室
就
先
檢
查
抽
屜
，
小
蝸
牛
還
在
裡
頭
，
原
來
牠
掉
到
課
本
後
面
去
了
所
以
我
才
撈
不

到
。
同
學
們
陸
陸
續
續
到
校
，
老
師
抱
來
一
疊
生
字
本
坐
在
辦
公
桌
前
批
改
。
我
將
蝸
牛
殼
輕
輕
拎
出
來
，
放
在
淺

淺
的
筆
槽
裡
。
牠
的
殼
口
結
了
一
層
薄
膜
，
外
殼
看
起
來
乾
巴
巴
的
。
希
望
牠
還
沒
死
。
下
課
以
後
我
得
趕
快
把
牠

送
回
草
坪
去
。

下
課
鐘
響
，
班
上
最
常
欺
負
我
的
小
流
氓
發
現
了
我
桌
上
的
小
蝸
牛
。

﹁
這
個
死
了
啦
！
﹂
小
流
氓
用
食
指
和
拇
指
捏
著
蝸
牛
殼
，
放
在
耳
邊
搖
，
假
裝
在
聽
聲
音
。
我
拿
出
所
有
的

勇
氣
對
他
吼
：
﹁
還
我
，
不
然
我
跟
老
師
講
。
﹂
小
流
氓
罵
了
聲
幹
就
把
蝸
牛
殼
往
地
上
砸
，
接
著
一
腳
踩
了
上

去
，
他
像
大
人
踩
熄
菸
蒂
那
樣
，
在
蝸
牛
身
上
扭
一
扭
腳
，
然
後
抬
起
腳
檢
查
成
果
。
蝸
牛
殼
像
破
掉
的
糖
球
，
糖

衣
碎
成
一
片
一
片
沾
在
濕
濕
亮
亮
的
爛
肉
上
，
微
微
抽
動
著
。
﹁
還
你
啦
。
﹂
小
流
氓
說
完
就
走
出
教
室
。

從
那
天
起
我
再
也
不
敢
抓
蝸
牛
。

升
上
三
年
級
，
新
教
室
、
新
老
師
、
新
同
學
、
新
課
本
，
看
不
懂
的
字
變
得
更
多
，
生
字
本
的
格
子
卻
變
小

了
。
﹁
你
不
能
再
這
麼
慢
吞
吞
了
。
﹂
腦
袋
裡
有
個
聲
音
警
告
著
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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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三
年
級
對
我
來
說
最
困
難
的
部
分
不
是
考
卷
和
作
業
，
而
是
要
跑
八
百
公
尺
的
體
適
能
測
驗
。

新
的
班
導
吹
哨
，
全
班
男
生
同
時
起
跑
，
才
過
第
一
個
彎
道
我
就
落
後
了
。
草
坪
上
沒
有
麻
雀
，
蝸
牛
躲
在
樹

蔭
下
休
眠
，
我
肚
子
痛
得
像
腸
子
打
結
，
喉
嚨
乾
得
像
被
三
秒
膠
黏
到
。
剩
下
來
的
三
圈
半
我
只
好
慢
慢
走
完
。
好

幾
個
男
生
在
超
過
我
一
圈
的
時
候
都
送
我
一
句
：
﹁
胖
子
加
油
啊
！
﹂

女
生
們
要
等
我
跑
完
才
能
開
始
測
驗
，
全
班
同
學
都
在
終
點
催
我
，
大
喊
著
：
﹁
胖
子─

─

加
油
，
胖
子─

─

加
油
，
胖
子
胖
子
胖
子─

─

加
油
加
油
加
油
。
﹂
跑
道
變
成
一
隻
巨
大
的
手
掌
，
好
不
容
易
爬
到
了
盡
頭
，
結
果
翻

過
一
圈
還
有
一
圈
，
一
次
又
一
次
的
體
適
能
測
驗
。

從
八
百
到
一
千
六
百
公
尺
，
從
國
小
到
高
中
畢
業
，
每
次
起
跑
我
都
以
為
自
己
有
所
成
長
，
可
以
擺
脫
墊
底
的

慘
況
，
但
我
始
終
保
持
最
後
一
名
。
後
來
我
放
棄
了
，
乾
脆
都
用
走
的
，
同
學
也
懶
得
為
我
打
氣
，
女
生
在
樹
下
乘

涼
，
男
生
在
籃
下
搶
球
，
只
剩
拿
著
碼
錶
的
體
育
老
師
一
邊
抖
腳
一
邊
等
我
。 

升
國
三
的
開
學
體
檢
，
我
是
保
健
室
裡
的
重
頭
戲
，
排
在
我
後
面
的
幾
個
男
生
似
乎
在
打
賭
，
他
們
好
奇
我
這

巨
大
的
身
體
到
底
有
多
重
。

我
脫
下
鞋
子
、
襪
子
，
摘
下
手
錶
，
把
口
袋
裡
所
有
能
增
加
重
量
的
東
西
統
統
掏
出
來
。
空
氣
凝
結
了
，
大
家

都
在
等
我
開
獎
。
老
人
百
歲
就
叫
做
人
瑞
，
我
破
百
公
斤
的
話
，
會
變
成
什
麼
呢
？

我
背
對
著
體
重
計
，
腳
跟
碰
到
金
屬
秤
台
的
時
候
覺
得
冰
冷
。
我
併
攏
腳
掌
，
以
為
將
重
心
往
後
移
就
能
讓
體

重
輕
一
點
。
指
針
來
回
震
盪
發
出
卡
通
裡
才
會
聽
到
的
彈
簧
聲
。
那
根
針
繞
了
世
界
一
圈
，
戳
中
了
一
個
數
字
。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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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最
近
的
A
同
學
瞪
大
眼
睛
，
在
他
後
面
B
同
學
張
大
了
嘴
，
體
育
股
長
報
出
我
的
體
重
，
學
藝
股
長
負
責
把
數
字

抄
錄
在
我
的
表
格
，
三
公
斤
，
不
對
，
是
一
百
零
三
公
斤
。
嘴
最
賤
的
D
同
學
大
喊
：
﹁
神
豬
！
神
豬
！
神
豬
出
爐

啦
！
﹂
C
同
學
對
A
說
：
﹁
你
看
，
我
就
說
吧
，
他
一
定
破
百
。
﹂

我
步
下
體
重
計
，
穿
上
鞋
襪
，
戴
回
手
錶
，
假
裝
沒
事
。
我
想
起
媽
媽
說
過
，
﹁
別
理
他
們
，
讓
對
方
覺
得
無

聊
，
他
們
就
不
會
來
欺
負
你
。
﹂
我
要
藏
起
自
己
的
沮
喪
，
否
則
神
豬
的
綽
號
將
黏
著
我
直
到
畢
業
。

那
幾
天
我
故
作
開
朗
，
好
像
破
百
公
斤
是
一
件
比
考
試
滿
分
還
驕
傲
的
事
。
我
請
同
學
喝
福
利
社
紅
茶
，
跟
遇

見
的
每
個
人
打
招
呼
。
我
學
會
自
嘲
，
拿
自
己
的
身
材
開
玩
笑
，
跟
女
生
講
話
時
耍
笨
，
跟
男
生
打
球
時
故
意
跌

倒
。
我
躲
進
殼
裡
，
扮
演
緩
慢
又
可
愛
的
角
色
。
我
是
蝸
牛
，
不
是
神
豬
。

蝸
牛
演
化
出
螺
旋
狀
的
殼
，
為
了
躲
進
迂
迴
的
居
所
牠
必
須
放
棄
原
本
的
左
右
對
稱
的
身
體
，
扭
轉
成
另
一
種

樣
子
。
螺
旋
內
側
的
器
官
因
為
受
到
擠
壓
，
不
斷
地
退
化
直
到
消
失
，
原
本
呈
現
直
線
的
腸
道
也
扭
大
了
一
圈
，
就

連
神
經
和
各
種
臟
器
的
位
置
都
因
此
改
變
。
蝸
牛
的
身
體
從
胚
胎
時
期
開
始
扭
轉
。
牠
們
一
生
注
定
佝
僂
，
只
能
緩

慢
前
進
。

那
陣
子
我
後
頸
的
皮
膚
開
始
增
厚
發
黑
，
浮
腫
且
布
滿
裂
紋
，
無
論
我
怎
麼
刷
都
刷
不
乾
淨
。
一
天
午
休
時

間
，
我
暗
戀
的
女
同
學
怯
怯
地
問
我
：
﹁
你
洗
澡
的
時
候
有
洗
脖
子
嗎
？
﹂
那
天
晚
上
洗
澡
時
，
我
拿
菜
瓜
布
搓
脖

子
，
搓
出
血
來
，
以
為
這
樣
就
可
以
換
膚
，
但
隔
天
結
痂
之
後
顏
色
反
而
更
深
，
膚
質
變
得
更
粗
糙
。
後
來
我
才
在

報
紙
上
讀
到
，
那
叫
做
黑
色
棘
皮
症
，
是
胰
島
素
過
度
分
泌
刺
激
局
部
皮
膚
造
成
的
黑
色
素
沉
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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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次
有
人
問
我
為
什
麼
你
脖
子
這
麼
髒
，
是
不
是
沒
洗
澡
，
我
就
會
引
述
那
篇
醫
生
寫
的
文
章
，
用
專
有
名
詞

將
這
個
徵
狀
從
我
的
性
格
裡
切
割
出
去
，
告
訴
他
們
我
不
髒
，
我
的
身
體
本
來
就
是
這
樣
。

蝸
牛
的
嘴
裡
有
一
萬
顆
牙
，
牙
齒
長
在
舌
頭
上
，
牠
們
用
舔
的
，
用
刮
的
，
把
葉
子
磨
爛
送
進
胃
裡
，
食
物
經

過
螺
旋
的
胃
，
螺
旋
的
腸
，
再
螺
旋
地
排
泄
出
來
，
牠
們
一
圈
一
圈
長
大
。

我
餓
也
吃
，
不
餓
也
吃
，
一
圈
一
圈
發
胖
。
大
學
畢
業
後
的
兵
役
體
檢
，
我
終
於
達
到
一
百
二
十
公
斤
。
以
後

再
也
沒
有
體
育
課
，
再
也
沒
有
體
適
能
測
驗
，
再
也
沒
人
能
逼
我
跑
操
場
了
。
我
應
該
要
吃
一
頓
好
的
，
大
肆
慶
祝

才
對
，
結
果
體
檢
完
我
反
而
非
常
失
落
，
忽
然
想
跑
步
。

我
回
到
我
的
國
小
校
園
，
操
場
的
樣
子
完
全
沒
變
，
但
看
起
來
比
以
前
小
很
多
。
晚
上
十
點
，
操
場
熄
燈
，
瞎

聊
鬼
扯
的
歐
巴
桑
喊
起
孫
子
，
赤
腳
跑
步
的
歐
吉
桑
穿
上
鞋
子
，
跑
道
淨
空
，
只
剩
我
一
個
人
。

我
跨
出
右
腳
，
再
跨
左
腳
，
提
起
雙
手
，
握
著
拳
頭
，
左
右
左
右
吸
吸
呼
呼
。
我
是
隻
大
蝸
牛
，
我
要
推
開
自

己
結
的
膜
，
結
束
我
的
冬
眠
、
夏
眠
、
旱
眠
。
我
從
跑
道
最
內
圈
起
跑
，
每
完
成
一
圈
就
往
外
推
一
個
線
道
。
我
討

厭
在
原
地
打
轉
，
但
我
必
須
這
樣
一
層
一
層
地
揭
開
自
己
。
我
要
出
來
。

沒
有
人
會
催
我
，
我
可
以
跑
得
很
慢
，
慢
到
能
哼
歌
，
﹁
啊
門
啊
前
一
棵
，
葡
萄
樹
，
啊
嫩
啊
嫩
綠
地
，
剛
發

芽
，
蝸
牛
背
著
那
，
重
重
的
殼
呀
，
一
步
，
一
步
地
，
往
前
爬
。
﹂
樹
上
沒
有
黃
鸝
鳥
，
我
抓
不
到
的
麻
雀
永
遠
抓

不
到
，
草
叢
裡
有
蝸
牛
，
跑
道
上
有
我
。
第
四
圈
。

樹
葉
發
出
沙
沙
聲
，
一
陣
晚
風
吹
來
，
帶
走
我
身
上
的
汗
氣
。
腦
袋
裡
有
個
聲
音
對
我
說
：
﹁
就
要
出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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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
你
不
能
再
這
麼
慢
吞
吞
了
。
﹂
﹁
到
底
要
變
得
多
快
才
夠
！
﹂
我
反
問
回
去
，
超
過
了
跑
道
上
童
年
的
我
。
第

五
圈
。進

入
最
後
最
大
最
外
面
的
第
六
圈
，
我
仰
起
頭
吸
滿
氣
跨
大
步
全
力
衝
刺
。
我
的
脂
肪
層
隨
著
步
伐
彈
跳
拉

扯
，
和
肌
肉
層
分
離
，
一
股
即
將
脫
殼
的
錯
覺
驅
使
我
繃
緊
自
己
的
一
切
。
外
面
有
個
更
輕
鬆
的
世
界
，
我
會
有
一

具
更
好
身
體
。
最
後
一
個
彎
道
，
我
一
口
氣
超
過
了
那
個
口
乾
腹
痛
冒
著
冷
汗
肥
肉
抖
動
心
有
不
甘
故
作
開
朗
咬
牙

忍
耐
的
自
己
。
﹁
胖
子
加
油
啊
！
﹂
我
聽
見
自
己
在
喊
。

踩
過
無
形
的
終
點
線
時
，
我
想
起
那
隻
被
我
害
死
的
小
蝸
牛
，
那
年
沒
有
掉
下
的
眼
淚
嘩
地
一
聲
爆
了
出
來
。

我
沒
有
阻
止
小
流
氓
，
沒
有
將
小
蝸
牛
好
好
埋
葬
，
那
天
我
害
牠
碎
在
教
室
裡
，
卻
任
由
螞
蟻
分
食
牠
，
隔
天
屍
體

不
見
了
，
我
就
當
做
一
切
都
沒
發
生
過
。

我
躺
倒
在
操
場
中
央
，
整
間
學
校
都
是
黑
的
，
什
麼
聲
音
都
聽
不
到
。
我
浸
在
汗
水
、
淚
水
、
鼻
涕
之
中
，
我

的
身
體
在
地
上
拓
出
一
個
濕
黏
的
大
印
子
。

也
許
我
一
輩
子
都
會
這
麼
慢
吞
吞
吧
。

那
晚
過
後
我
開
始
減
肥
。
每
當
我
對
自
己
的
進
度
感
到
失
望
時
，
我
會
想
起
小
蝸
牛
，
我
們
都
需
要
時
間
累
積

足
夠
的
改
變
，
才
能
從
一
個
地
方
移
動
到
另
一
個
地
方
，
途
中
那
些
濕
黏
的
印
記
，
總
有
一
天
會
曬
乾
，
成
為
亮
晶

晶
的
足
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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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時
間
累
積
足
夠
的
改
變
，
其
間
需
歷
經
何
等
的
心
酸
？
需
如
何
地
動
心
忍
性
？
作
者
用
知
識
綰
合
情
意
，
痛

切
淋
漓
道
出
不
足
為
外
人
道
的
生
之
艱
難
。
﹁
我
﹂
自
譬
蝸
牛
，
循
序
漸
進
，
娓
娓
道
來
。
自
幼
及
長
，
生
理
肥
胖

醜
怪
，
心
理
扭
曲
求
生
，
作
者
壓
抑
著
勉
力
自
嘲
，
讀
者
閱
之
難
忍
心
酸
落
淚
，
是
一
篇
字
字
血
淚
、
語
語
到
位
的

佳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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